
光伏特许权招标结果几无悬念

央企低价中标潜藏三大隐忧

本报记者 邢佰英

轰轰烈烈的光伏特许权招标接近尾声，尽管招标结果尚未出炉，但悬念似乎不大———央企不惜血本夺得领地，民企有心无力黯然出局。 然而，故事并未结

束。 业界担忧，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至少０.２元／千瓦时的电价之下，未来建成的电站质量、发电量将很难保证。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此询问政府有关部门，光伏电站的相关监管目前仍处于真空状态。这意味着，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招标，并不能确保未来光伏电站的健康

稳定运营，如果几大电力央企以低价实现集中中标，可能会潜藏包括光伏元器件供货质量、运营质量、行业竞争格局失衡等系列隐忧。

隐忧之一———

恶性竞争不利行业公平

我国280MW光伏招标结果即将出炉。 国家能源局权威人士称，此次招标仍将秉行“最低价中标”原则。 这意味着，在“青海共和30兆瓦并网项目”中报出的

0.7288元/千瓦时最低价，很可能以最终中标价的身份让光伏上网电价迈进“毛票时代”。

多位行业专家表示，如果执行0.7288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中标企业必亏无疑。 为什么“赔本的买卖”还有人做？ 数据显示，此次参与招标的13个光伏招标

项目中，报出最低价的企业中，央企占了七成。

央企不惜血本“圈地”的心情可见一斑。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不惜报出低价获得中标的央企多数为电力央企，原因之一是电力央企多以传统火电为主业，在

政府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形势下，其大举进军光伏市场势在必行，亏本进场不失为一种策略；原因之二是政策规定火电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配额，因此电力央企此举相当于为自身累积配额。

与此相对，以民企为主的光伏元器件生产商则显然无力支撑如此低价。 无锡尚德有关人士表示，如果执行0.7288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公司每度电预计要

亏损0.2元钱。 江西赛维有关人士则表示，若按上述价格，公司预计将亏损20％-30％。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电力央企不惜血本，那么民营企业是无论如何无法与之竞争的。 一时间，光伏发电市场成为央企的“饕餮盛宴”。

分析人士表示，在目前国内光伏产业发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参与其中的主要都是对成本和价格不敏感的央企，那么行业的市场机制和效率都可能

会逐渐淡化，不利于行业结构均衡和健康发展。

隐忧之二———

质量或难保证

对于0.7288元／千瓦时的光伏上网电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表示，按照项目核算，预计需要17-18年才能实现盈利。 然而，有专家表示，上

述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真正能够实现盈利的时间可能需要２０年。

据了解，去年以1.09元／千瓦时中标的敦煌光伏发电项目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约为9美元，因此该项目预计需要16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盈利。 如今太阳

能电池组件价格已经上升到约12美元，按照这一成本，在0.7288元／千瓦时的电价之下，项目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盈利。

过低的上网电价除了导致盈利期大幅后延之外，还将直接压低光伏元器件供货价格以及供货商的利润。 而对于国内光伏元器件生产商而言，一边是国际

光伏市场需求的量价齐升，一边是国内光伏市场被央企低价盘踞，不少企业对这种“明显赔本的买卖”并不感兴趣。

无锡尚德有关人士表示，公司截至明年12月份的海外订单已经订满。 阿特斯有关人士更是表示，如果不能中标，公司并不遗憾。

一位不愿具姓名的供货商表示，目前国内出口到国外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已经达到15-16美元，因此，即使有供货商愿意低价甚至亏本供给中标的央

企，也很难保证电池组件的质量及转换率。如此将带来一系列不可预料的问题，例如故障频繁、维修费用高昂，再加上盈利时间大幅延后，期间的人力等各项成

本都可能加倍增长，而这种现象在已有的光伏电站中并不罕见。

业内专家表示，实际上，如果因为光伏元器件质量不佳或者光伏电站的后期运营维护工作不到位对光伏项目本身造成损伤，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到头

来，还不如当初选择合理适中的中标价，来保证光伏项目健康持续运营。

隐忧之三———

或致行业标准下行

光伏发电成本提前实现“平民化”固然可喜，然而业内专家担忧，眼下国际光伏元器件的售价正在上行，国内报出的电价偏低，国内外成本价格长期倒挂，

很可能带来我国光伏元器件的标准下行。

国内一家电池组件生产商表示，公司生产的组件多数用于出口，少数内销，由于出口价格高、国际标准严格，用于出口的产品质量和转换率必定是一流的，

剩下的次品就在国内低价消化。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在光伏元器件方面国内不少生产厂商已经在执行“双重标准”，如今国内光伏特许权招标一旦产生超低价，只会加重“双重标准”对国

内光伏市场的不良影响，甚至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这对我国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光伏市场有百害无一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采购光伏元器件不重视质量、以次充好等现象，在“金太阳”工程中屡见不鲜，导致不少光伏项目实际运行状况糟糕。

如何避免同样的状况在此次光伏特许权项目中重演，是摆在有关方面的一个严峻挑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能源局有关部门获悉，对于光伏项目投资商选

择采购何种质量的元器件，属于企业自身行为，政府不会干预。这意味着，一旦招标完成之后，光伏特许权项目在未来的监管方面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在未来长

达２０年的时间内，由谁来保证项目的正常健康运营？ 又有谁来督促如今中标的光伏项目未来不是一个烂尾工程？ 这些问题目前没有人能够回答。

业内专家提醒，目前看来，要避免电站建设运营中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只能寄望于负责项目建设的央企自身把关。 然而，急于以低价中标的企业似乎并

未对质量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情况令人堪忧。

孟宪淦：央企低价中标情理之中

□

本报记者 邢佰英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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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光伏特许权项目招

标凸显出两大特点： 一是投标上报的

电价比较低， 二是呈现央企集中中标

的现象。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

长孟宪淦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让一些央企低价中标，并承担

一定时期内的经营风险， 也是协助光

伏行业逐步过渡到合理成本区间的一

种思路。

中国证券报记者： 此次多家电力

央企以报出低价的方式立志夺标，导

致此次光伏招标产生的中标价低于预

期。 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孟宪淦： 目前各大电力央企进军

国内光伏市场比较积极， 它们有能力

承担投资强度大、回收期限长、有一定

风险的招标项目，按照招标中“最低价

中标”的原则，多数项目由电力央企中

标，实属一种正常现象。

反过来想， 在我国目前光伏产业

尚处于发展初期、 光伏发电成本依旧

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让一些央企低价

中标，并承担一定时期内的经营风险，

也是协助光伏行业逐步过渡到合理成

本区间的一种思路， 民营企业可以等

待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到可以承受的区

间内再进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有观点认为，由

于央企宁愿选择亏损中标， 因此产生

的超低报价不能反映光伏行业的平均

成本价格水平， 如果上述超低价成为

中标价， 可能影响最终的光伏标杆电

价的形成。 对此，您怎么看？

孟宪淦：按照行业平均成本测算，

此次招标产生的最低报价

0.7288

元

/

千

瓦时的确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不过，政

府举办此次特许权招标主要是在光伏

市场的起步阶段建立示范项目， 因此

招标产生的价格偏低也是比较正常

的。 政府组织光伏特许权项目招标的

主要目的， 是为了摸清光伏企业生产

成本及能够承受的上网电价水平。 而

且，未来我国光伏标杆电价的确定，还

需要在举行多次类似光伏特许权招标

的结果基础上产生。

中国证券报记者：您认为不能单一

从负面角度理解央企低价中标的现象，

那么您对央企未来承担的项目运营中

如何避免质量问题有怎样的建议？

孟宪淦： 此次招标报出的低价都

是由报价企业经过详细的成本核算自

愿报出的价格， 因此企业自身需要对

自己报出的价格负责， 如果以后在经

营中出现光伏设备供货不稳定、 供货

质量不佳等问题， 都需要由中标的投

资商来负责。

目前， 国际市场的光伏产品价格

呈现涨势， 打算为特许权项目供货的

供货商自然不愿意承担过低的价格，

因此， 经营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都是有

投资商负担的。 投资商必须对项目所

购光伏元器件的质量高度负责，同时，

政府需要加强项目质量与后期运营维

护方面的监管，避免因供货不稳、工程

偷工减料等质量问题最终导致光伏电

站发电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出现。

� 隐忧之一———

恶性竞争不利行业公平

我国

280MW

光伏招标结果即

将出炉。 国家能源局权威人士称，

此次招标仍将秉行 “最低价中标”

原则。 这意味着，在“青海共和

30

兆

瓦并网项目”中报出的

0.7288

元

/

千

瓦时最低价，很可能以最终中标价

的身份让光伏上网电价迈进“毛票

时代”。

多位行业专家表示， 如果执行

0.7288

元

／

千瓦时的上网电价， 中标

企业必亏无疑。 为什么 “赔本的买

卖”还有人做？ 数据显示，此次参与

招标的

13

个光伏招标项目中， 报出

最低价的企业中，央企占了七成。

央企不惜血本“圈地”的心情可

见一斑。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不惜报

出低价获得中标的央企多数为电力

央企， 原因之一是电力央企多以传

统火电为主业， 在政府鼓励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形势下， 其大举进军光

伏市场势在必行， 亏本进场不失为

一种策略； 原因之二是政策规定火

电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

发电配额， 因此电力央企此举相当

于为自身累积配额。

与此相对， 以民企为主的光伏

元器件生产商则显然无力支撑如此

低价。无锡尚德有关人士表示，如果

执行

0.7288

元

／

千瓦时的上网电价，

公司每度电预计要亏损

0.2

元钱。 江

西赛维有关人士则表示， 若按上述

价格，公司预计将亏损

20％-30％

。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形势下，如

果电力央企不惜血本， 那么民营企

业是无论如何无法与之竞争的。

分析人士表示，在目前国内光

伏产业发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如果参与其中的主要都是对成本

和价格不敏感的央企， 那么行业

的市场机制和效率都可能会

逐渐淡化，不利于行业结

构均衡和健康发展。

光伏特许权招标结果几无悬念

央企低价中标潜藏三大隐忧

� 隐忧之二———

质量或难保证

对于

0.7288

元

／

千瓦时的光伏上

网电价，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

所长李俊峰表示，按照项目核算，预

计需要

17-18

年才能实现盈利。 然

而，有专家表示，上述数字还是比较

保守的， 真正能够实现盈利的时间

可能需要

２０

年。

据了解，去年以

1.09

元

／

千瓦时

中标的敦煌光伏发电项目使用的

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约为

9

美元，

因此该项目预计需要

16

年的时间

才能实现盈利。 如今太阳能电池组

件价格已经上升到约

12

美元，按照

这一成本，在

0.7288

元

／

千瓦时的电

价之下，项目至少需要

20

年的时间

才能实现盈利。

过低的上网电价除了导致盈

利期大幅后延之外， 还将直接压

低光伏元器件供货价格以及供货

商的利润。 而对于国内光伏元器

件生产商而言， 一边是国际光伏

市场需求的量价齐升， 一边是国

内光伏市场被央企低价盘踞，不

少企业对这种“明显赔本的买卖”

并不感兴趣。

无锡尚德有关人士表示， 公司

截至明年

12

月份的海外订单已经订

满。阿特斯有关人士更是表示，如果

不能中标，公司并不遗憾。

一位不愿具姓名的供货商表

示，目前国内出口到国外的太阳能

电池组件价格已经达到

15-16

美

元，因此，即使有供货商愿意低价

甚至亏本供给中标的央企，也很难

保证电池组件的质量及转换率。 如

此将带来一系列不可预料的问题，

例如故障频繁、 维修费用高昂，再

加上盈利时间大幅延后，期间的人

力等各项成本都可能加倍增长，而

这种现象在已有的光伏电站中并

不罕见。

业内专家表示，实际上，如果因

为光伏元器件质量不佳或者光伏电

站的后期运营维护工作不到位对光

伏项目本身造成损伤， 结果很可能

得不偿失，到头来，还不如当初选择

合理适中的中标价， 来保证光伏项

目健康持续运营。

� 隐忧之三———

或致行业标准下行

光伏发电成本提前实现 “平民

化”固然可喜，然而业内专家担忧，

眼下国际光伏元器件的售价正在上

行，国内报出的电价偏低，国内外成

本价格长期倒挂， 很可能带来我国

光伏元器件的标准下行。

国内一家电池组件生产商表

示，公司生产的组件多数用于出口，

少数内销，由于出口价格高、国际标

准严格， 用于出口的产品质量和转

换率必定是一流的， 剩下的次品就

在国内低价消化。

业内专家表示， 目前在光伏元

器件方面国内不少生产厂商已经在

执行“双重标准”，如今国内光伏特

许权招标一旦产生超低价， 只会加

重“双重标准”对国内光伏市场的不

良影响，甚至产生“劣币驱逐良币”

的严重后果， 这对我国正处于发展

初期的光伏市场有百害无一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采购

光伏元器件不重视质量、 以次充好

等现象，在“金太阳”工程中屡见不

鲜， 导致不少光伏项目实际运行状

况糟糕。

如何避免同样的状况在此次光

伏特许权项目中重演， 是摆在有关

方面的一个严峻挑战。 中国证券报

记者从能源局有关部门获悉， 对于

光伏项目投资商选择采购何种质量

的元器件，属于企业自身行为，政府

不会干预。这意味着，一旦招标完成

之后， 光伏特许权项目在未来的监

管方面也存在很大的漏洞。 在未来

长达

２０

年的时间内， 由谁来保证项

目的正常健康运营？ 又有谁来督促

如今中标的光伏项目未来不是一个

烂尾工程？ 这些问题目前没有人能

够回答。

业内专家提醒，目前看来，要避

免电站建设运营中可能出现的质量

问题， 只能寄望于负责项目建设的

央企自身把关。然而，急于以低价中

标的企业似乎并未对质量方面给予

足够的重视，情况令人堪忧。

■ 中证能源评论

光伏定价要理性

□

本报记者 李阳丹

第二批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中

标名单即将公布，有权威人士透露，这次

13

个

项目全部为最低价中标。 而低至

0.7288

元

/

千瓦

时的报价一直备受争议，业内担心：主管部门

坚持采用最低价中标的规则，将给行业的发展

带来后患。

最低价中标的规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 在

光伏产业大规模商业化初期， 不论主管部门还

是消费者，都对其成本不甚了解。前几年的光伏

示范项目上网电价高达

3-4

元

/

千瓦时， 成本高

企阻碍了光伏产业的商业化。 去年的敦煌

10MW

光伏特许权招标，

0.69

元

/

千瓦时的报价

就让人眼前一亮， 过去被认为昂贵的光伏电价

突然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也给了主管部门扶持

产业发展的信心。此外，让参与投标的企业充分

竞争，报出自己能够承受的最低价，也有助于促

进行业技术进步，推动企业进一步降低成本。

不过， 如果持续采用最低价中标规则，也

会给产业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 此次招

标，

13

个项目的最低价都在

1

元以内，如果全部

按照最低价中标，就意味着中国光伏电价将进

入“

1

元时代”。 业内因此担心若中标价低于真

实成本，将会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不利。 去年的

招标最终摒弃了最低价中标的规则，

0.69

元

/

千

瓦时的价格显然大大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因而

采用了次低价格

1.09

元

/

千瓦时。

据一位长期从事国内外光伏工程建设的

企业家介绍，目前在欧洲，与中国同样光照条

件的地区， 光伏上网电价折算人民币大约

3

元

/

千瓦时，最高的达到

0.5

欧元

/

千瓦时，也就是接

近人民币

4.5

元

/

千瓦时。 尽管欧洲一些国家打

算降低光伏上网电价，但电价下降的幅度远远

不及我国招标电价。

正因为国外有更合理的电价，光伏产业发

展较快，我国生产的光伏产品大量出口。 而我

国最低价中标规则下产生的上网电价，还导致

了外商对我国光伏出口产品价格的质疑。

不仅如此，由于是最低价中标而不是有效

最低价中标，参与招标的企业为了报出更低的

价格，在进行成本测算时，可能有意无意地忽

略一些可能的支出，而开工建设以后，这些支

出一旦出现，必然导致成本上升。 据了解，此

前一些项目就出现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光伏

电站的建设企业被要求加建变电站的情况，使

得本来就没有什么利润的光伏项目更加捉襟

见肘。

而终端价格过低必然导致下游企业向上

游倒逼利润空间，使得整个产业链的利润空间

被极大压缩，而这样一来，产品的质量必然受

到影响。 同样是光伏电站，建成后的运营年限、

有效的发电时间等都相去甚远。 此外，更令业

内担心的是， 一旦今年的中标电价确定在

1

元

以内，以后按照这种最低价中标规则确定的电

价只会越来越低，行业真实成本的下降很难超

越中标价格的下降。

一家民营光伏企业的老总曾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以前电价合理的时候，他们参股

了一些电站，效益不错，但是现在的情况让公

司对这种特许权招标望而却步。 这次他们虽然

也“绑定”一家央企参与了竞标，但通过测算报

出的价格在

1

元以上，基本“没戏”。

虽然此次招标的最终情况还没有公布，但

从报价已经可见一斑。

13

个项目的最低价大都

是国有企业报出的，甚至一家电力央企包揽了

7

个项目的最低价。 如果因为这些企业更有效

率，竞争能力更强，那么这样的招标将有助于

行业的进步。 但从这次招标民营企业身影奇缺

以及非国有企业报价总体偏高不难看出，业内

关于电力央企因为“亏得起”而不惜低价圈地

圈资源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风车之城”喧嚣并寂静着

———探营酒泉瓜州千万千瓦风电基地

本报记者李晓辉

当下，中国规划了七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其中，酒泉基地的风电实际装机总容量已超过450万千瓦。 据酒泉市发改委副主任吴生学介绍，酒泉风电基地一边在瓜州和玉门布局风电场建设，一边在肃州大力建设酒泉风电装

备制造产业园。

在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整整一周年之际，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了占据酒泉70%风电装机量的酒泉市瓜州县风电场基地，以了解政策推出一年来对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影响。

在茫茫戈壁滩，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了央企的跑马圈地，看到了风电场的大干快上，也看到了风机在大风中的停转———好大一座“风车之城”，有喧嚣的激情，也有寂静的无奈。

央企分食瓜州风场资源

在瓜州2.41万平方公里广袤无垠的茫茫戈壁上，放眼望去，视线所及的地方都是白色的风机，短短2年时间，这里俨然成为了“风车之城”。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瓜州目前共有国电、中广核、大唐、华能、华电、中电投、中节能等21个企业参与从事风电场建设。截至2010年8月11日，瓜州全县风电装机量已达303.95万千瓦。而瓜州力争在9月底完成装机380万千瓦的

目标。

就目前在瓜州发展风电的企业背景来看，是清一色的“中央军”，民营企业甚至其他地方企业根本无法进入风电场运营商的行列。 上海一家综合投资类型上市公司的风电项目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他们投资了4个风

电场，分别在内蒙古和辽宁，公司还在积极寻求电风项目，但是像酒泉的风电不敢做过多打算，因为“谁都知道，那里是央企的地盘”。

据瓜州县宣传部负责人介绍，目前瓜州的风场资源中，中电国际和中广核的项目最多。 这位负责人也坦言，“现在来开发风电的企业都是央企。 ”

以中电投集团下属的中电国际新能源公司为例，截止到现在，中电国际新能源公司目前投资和管理着8家风电企业（8个风电项目），其中4家在酒泉地区，总装机量高达450MW（45万千瓦）。 实际上，中电投早在2007年酒泉风电

规划尚未出台时，就已经早早来“占位”，当年的7月份，就有甘肃酒泉一期（100.5MW）建成投产。

“上网电价”推动风场快速开发

在去年8月8日，甘肃省高调宣布，我国规划建设的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至2010年风电装机将达到516万千瓦，到2015年风电装机规模将达到1271万千瓦。

就在甘肃省宣布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开工的两周前，国家发改委正式推出了《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以区域固定上网电价代替以往的申报单项目定价制。 按照《通知》中确定的四档价格，酒泉风电上网电价确

定在0.53元/千瓦时。

瓜州县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进入7月以来，瓜州县有14个风电场在建设，风机吊装进度每天达到20台，每天就有一个3万千瓦的风电场在瓜州落成。

在瓜州县东大桥区块，一位五大电力集团之一所属的100MW风电场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们集团公司是最早来瓜州投资建风电场的，没有这个上网电价之前，我们要‘一项一议’申报，现在有了明确的上网电

价，省却了麻烦的程序，同时收益也有了确定性。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该公司为了拿到这个项目，最后仅以0.4616元/千瓦时获得项目，而当时风机造价成本要远远高于现在，这显然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目前推出的标杆上网电价，使得风电场运行商有理论上的利益保障，

投资情绪更是高涨。

据瓜州县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实际上，瓜州风电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大量开工发展的，这1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过去10年。 显然，随着上网标杆电价的推出，原来电价审批的不确定性消失，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被瓜分完毕的

酒泉一、二期风电场（三期当时仍然未划定）项目建设因此步入了快车道。

从去年开始，瓜州风电主要以20万千瓦的大型风场为基本单位进行开发。 不过，在中国证券报记者于瓜州当地获悉的一份风电规划图中，瓜州北大桥二期245万千瓦、瓜州风电3期360万千瓦等项目，目前仅划定了风场资源，还

未划定具体由哪些公司负责开发。

风机闲置高达80%

在瓜州东大桥区域，甘肃中电酒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中电国际子公司）运行着100MW项目，因为在2007年建设，均为当时主流的0.75MW机型，共134台“白色风车”分布在20平方公里的戈壁上。

现场，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尽管当地戈壁旷野的风力有4级左右，是很理想的风力状况，但是该风场近80%风机并未运转。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中电酒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现场运营中心了解到，该100MW项目早在2006年6月21日通过国家发改委特许批准，2007年1月第一台风机并网发电，工程于2007年10月竣工。 当时即配套1座110KV/100MW的

容量升压站，直接送上瓜州330KV的电网。 但实际上，由于上网接入问题，至今该风场仍有大量已经建成的风机在闲置。

中电国际的这个风场并非偶然，瓜州县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截至目前，瓜州全县已经并网风电装机量仅为60万千瓦，仅仅占到瓜州风电装机量300万千瓦的刚刚20%。

2009年甘肃省电力公司投资120亿元，建设一条河西750千伏的双回输电线路。 但经计算，常规情况下，河西750千伏电网西电东送能力仅为180万千瓦，仍然无法满足今年计划生产的516万千瓦风电送出需要。

有业内人士指出，现在都是先有电源，然后才有电网建设规划，未来几年这种情况仍将延续。 电网建设需要3年左右的周期，不论是风电还是其他新兴能源，都会面临永远有相当一部分电源无法上网的问题。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风电无法上网，不仅仅是电网无法负载的问题，风电的不稳定性也是个大问题，建设千万千瓦级的风电，理论上需1200万千瓦调峰电源，但是酒泉地区原本就缺水、缺煤。

瓜州县委一位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们现在很发愁这个抽水蓄能的水电站怎么个建设法，但发展风电必须要匹配抽水蓄能的电源。 ”

目前瓜州已经在上马200万千瓦的火电机组，正是为风电调峰而建。 而在当地风电规划图上，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在瓜州县东北部临近桥湾40万千瓦风场规划区附近，已经预留出了一个装机量达到200万千瓦的核电厂地址。

“跨省”考验 煤炭整合进入“深水区”

□本报记者 李阳丹

本月初，山东省国资委有关领导宣布一纸调令，淄博矿业集团董事长马厚亮调任山东能源集团筹建办公室主任，山东省煤炭整合重组就此低调展开，虽然目前“七变二”的方案还可能存在变数，但山东倾向于更加

高集中度的整合模式已经基本确立。

“煤炭资源开发还需要进一步深度整合。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此前在媒体上公开肯定了山西、河南、内蒙古、陕西等省区煤炭重组整合取得的成果，但他同时认为，从长远来看，向石油行业和电力系统靠近，应该

成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目标，并提出鼓励推动整装煤田跨省区整合的实践。

不过，目前的煤炭产业整合多为省级行政主管部门主导下的省内兼并重组，资源划分也极少让外省企业参与，即便有少量的跨省并购出现，也与整装煤田的开发关系不大。 煤炭整合能否实现“跨省”推进，煤炭行业

集中度能否得到进一步提高，都将面临考验。

各地整合思路不同

2009年，山西以省属七大集团为整合主体展开以大并小的资源整合。根据其规划，到2011年，这七大集团中的三家将跻身“亿吨级俱乐部”，另外四家则将扩产至5000万吨级，煤炭总产量占山西省的75%以上。2009年

到2010年，全省煤矿数量从2598个减少至1000个，关闭中小煤矿产能约2亿吨。

河南则通过两轮重组，首先由平煤集团和神马集团重组成立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永煤集团、鹤煤集团等5家企业整合成为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再以中平能化集团、煤化工集团、义煤集团、郑煤集团、神火集

团和河南省煤层气为主体，整合省内资源。

由河南省发改委等七部门近期联合出台的《关于支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政策的通知》表示，在符合国家煤炭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的情况下,优先将“两权”价款（探矿权、采矿权价款）项目中已查明的煤炭资源储量,

向6家省骨干煤炭企业配置,支持新建矿井。

在吴吟看来，河南的整合更符合有关产业政策。 他对媒体表示，山西省内的煤炭企业数量虽然从2200多家减少至130多家，但产业集中度还是偏低，而且，整合过程中一个矿区的整合主体过多，不利于矿区的整体科

学开发。 相比较而言，河南省目前正在推进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层次就更高一些，坚持了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的要求。

新晋升为煤炭产能第一大省(区)的内蒙古拟通过资源重组整合和企业兼并，煤炭生产企业从目前的350家减少到180家。 建设重组2个亿吨级以上煤炭企业，9个5000万吨级煤炭企业，19个千万吨级以上煤炭企业。

2015年，内蒙古煤炭产能将达到10亿吨，占全国煤炭产能的25%。

齐鲁证券分析认为，煤炭产业整合、兼并重组对行业的供给格局影响深远。 整合后，单井产量扩大以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将使矿井生产效率显著上升；而资源进一步向大集团企业集中，未来将更容易根据需求决

定产量，即供给弹性加大；由于被整合中小煤矿的关闭和技改，供给短期将受到控制，但中长期则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大企业争夺战打响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获悉的煤炭产业“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国内将形成年产亿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6-8个，年产5000万吨到1亿吨的煤炭企业达到10个。 而能源局透露的消息显示，“十二五”规划将

煤炭兼并重组作为重要内容。 国家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兼并重组将煤炭企业由当前的11000家减少到4000家。

与地方国企相比，两家央企不论在技术水平、盈利能力、资金实力，还是在获取政策支持的能力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旦煤炭行业的整合继续深化，两大央企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扩张的机会，在跨省的资源整合上

必然与地方国企短兵相接。

神华集团到2015年的煤炭规划产能将达到6.4亿吨（包含中国神华），较2010年新增2.8亿吨。 另一家煤炭央企巨头中煤集团则在2010年初提出了产能5年翻一番的目标，到2014年集团煤炭产量规划将达到2亿吨。

除了两家央企外，各地方政府和各企业都在为进入规划中的大企业之列而暗自较劲。 一方面，各省通过省内的整合不断打造大型煤炭集团；另一方面，省内各企业之间也在为整合还是被整合进行着“暗战”。

河南煤炭资源整合确立的到2010年年底力争建成3个年产5000万吨的特大型煤炭企业的目标如今尚缺一员。 除了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平煤神马集团已经通过重组稳坐一、二把交椅外，义煤集团、郑煤集团、神火集

团离5000万吨特大煤炭企业集团的目标差距较大，因此不排除大集团间整合而达到目标的可能。

而据熟悉河南省煤炭市场的一位人士透露，义煤集团和郑煤集团实力相当，重组难度很大。 郑煤集团有郑州煤电这个融资平台，做整合相对容易。 而现在义煤集团也通过借壳欣网视讯上市，壮大自身的融资能力，

避免成为“被整合”的对象。

央地矛盾难免

目前来看，各产煤大省轰轰烈烈推动的煤炭企业整合重组实际大多局限在省内，而有关主管部门则认为，仅在省内进行的整合还远远不够。 吴吟就以石油和电力系统作比，认为煤炭业的整合也需向这两个行业“看

齐”，并鼓励进行跨省的整合。

在各省整合中，也出现了一些跨省整合的案例。 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就有山东民营背景的企业鲁润股份参与其中。 其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获批作为主体兼并重组灵石县9处煤矿整合为3处，

产能由177万吨/年提升至195万吨/年。 而具有河北省国资背景的开滦股份则在介休当地政府主导下，入主当地整合主体泰瑞公司，间接成为介休市煤炭资源整合的主体。

但这些零星闪现的“跨省”整合并不属于主管部门所鼓励推动的“整装煤田跨省区整合”，更不足以让煤炭行业出现寡头垄断的格局。 事实上，目前我国从事煤炭生产的央企神华集团和中煤集团在各省的整合中参

与并不多。 中煤集团是山西煤炭重组整合中惟一一家成为政府制定整合主体的央企,参与大同部分煤矿的收购；此后河南的整合则几乎与央企“绝缘”。

一位业内人士道破个中缘由：“地方利益的阻隔，是造成这些现状的根本原因。 ”1998年，煤炭工业部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原煤炭工业部直属和直接管理的94户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

随着煤炭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能源地位确立，煤炭行业景气不断提升，在一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来自煤炭企业的税收成为其财政收入的最大支柱。 且不说外省企业需要在保证当地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煤炭

资源，让非本省企业成为资源整合主体，甚至再将企业控制权拱手让给央企，这样的可能性就更是微乎其微。

山西一位从事煤炭产业研究的人士表示，国家把煤炭分到地方时正是煤炭行业效益最差的时候，现在行业景气了，企业也赚钱了，如果说要在各省继续推进整合应该没有问题，但要效仿石油、电力行业，从中央层

面来集中，难度将不可想象。

但有意思的是，各省对待央企和潜在的央企整编地方煤企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据媒体报道，山西省某官员表示，“倘若未来将煤炭上收中央企业,那么山西第一个不同意。”而在内蒙古煤炭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看来，

虽然通过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煤炭资源向央企的集中，但在行政手段推动下，仍有可能成为现实。

政策环境改善

“十二五”煤层气开发将大步疾行

本报记者 张楠

中石油100亿元将砸向煤层气，中联煤新高管调高规划目标，晋煤如愿以偿获得煤层气开发牌照，国内天然气出厂价格提高0.23元/立方米……这一系列变化正在使201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年份：中国煤层气行业已经从“十

一五”目标落空的失落和举步维艰中走出，一个宏大的煤层气开发“十二五”规划正在酝酿。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目前有关部门和企业正在研究制定的煤层气开发“十二五”规划目标，将比100亿立方米有大幅提高，而且，在此目标下，中联煤、中石油和其他公司产量将三分天下，其中中石油有望最强。

政策环境改善

煤层气“十一五”规划的落空并不令人意外，太多的精力和社会资源被纠结在各种体制和利益造成的矛盾问题中。

根据规划，到2010年国内煤层气总产量将达到100亿立方米，其中地面抽采产量将达到50亿立方米。 但直到2009年底，中国的煤层气产量仅为71.89亿立方米，其中地面抽采仅为10.17亿立方米。

“‘十一五’规划目标没有达成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煤层气企业的主观问题，事实上，前几年的政策环境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车长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据悉，“十一五”期间国家对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只有2000万-3000万元的煤层气地质勘探费和资源补偿费，这对于高风险的煤层气勘探投资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同时，由于发展缓慢，金融机构投资积极性不高，近十多年里，国家金融机构没有给予煤层气开发项目任何投资，致使煤层气开发项目游离于一般性或政策性融资之外。

由于国土部和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分别拥有煤层气与煤炭矿业权审批权，矿权和气权重叠问题长时间制约煤层气行业发展。 例如山西境内共有煤层气矿业权35个，其中28个与煤炭矿业权重叠，重叠率达78%，重叠面积

3447.6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煤层气开发还面临中央与地方矛盾、煤炭企业长期“无证”地面采气、资源价格上涨激化现有矛盾等问题。

“不过，政策环境在好转。 ”车长波说，“比如今年天然气提价0.23元/立方米，煤层气也跟随提价了，这是对煤层气开发强有力的支持。 ”

我国的煤层气出厂价格比照天然气，煤层气利用有0.2元/立方米的补贴。 国内天然气价格长期较低，使煤层气开发的经济效益较低，更难以媲美煤炭开发效益。 业内人士指出，天然气价格的提高，以及未来理顺气价的预期，

将为煤层气开发营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不过，0.2元/立方米的补贴对于煤层气利用而言仍然较低，中联煤呼吁进一步提高到0.5元/立方米。 车长波指出，煤层气产业要有生命力，就必须比天然气和煤炭两种资源价格更有优势，否则将无法带动企业的积极性。

另外，始于新疆的资源税费改革也有望成为打开中央和地方企业矛盾症结的一把钥匙。 “如果能够给予地方合理的留存，同时还能带来投资、扩大就业，并且有着规范的作业和管理，地方政府又有什么理由去排斥煤层气央

企呢？ ”车长波说。

央企担纲主力

虽然政策环境在改善，但目前的煤层气产量距离“十一五”规划目标都相去甚远，“十二五”规划又有什么底气在“十一五”基础上再有大幅提升呢？业内人士指出，央企将担当煤层气开发的主力，成为“十二五”规划的“底气”。

目前，山西省设置煤层气探矿权29个，总面积为25539.95平方公里，其中，中联煤、中石油、中石化拥有27个，面积为25175.75平方公里。 山西全省的煤层气探矿权基本由央企垄断，并覆盖了全省绝大部分煤炭规划矿区。

“石油公司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从以往经验来看，油公司如果下决心想干，就一定能干出点名堂。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车长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从行业上看，煤层气开发与天然气开发在风险勘探、

开采技术、钻井队伍等方面有天然的相似性。

事实的确如此。 中石油2008年从中联煤撤资后，立刻注册成立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09年底，中石油沁水煤层气田就已建6亿立方米产能并商业化运作，目前已向西气东输管线供商品气超过1亿立方米，计划

2010年实现商品量4亿立方米。

山西省煤层气协会副秘书长吴德亮不无感慨：“中石油实力太雄厚了，比如修建管道沿线需要拆迁，这么高的拆迁费只有他们才给得起。 所以也无怪乎中石油从中联煤撤资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快的进展。 ”

中石油此前已经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投资超过100亿元，用于煤层气产能的扩张，2015年中石油希望煤层气产量达到45亿立方米，占全国比例超过40%。

除了产能扩张，中石油还希望统筹全国的煤层气管网规划，将大规模煤层气气源纳入它所控制的国家天然气管网。

与此同时，今年3月底走马上任的中联煤新任董事长纪四平，正在为中联煤制定腾飞的计划。

1996年中煤集团和中石油合资成立的中联煤，占尽了先天优势，却并未掀起煤层气开发的大变局，纠结于两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开发进展缓慢，一直难以盈利。

“纪总上任之后，正在为公司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公司不但会在“十二五”期间打井数量和产量有巨大的增幅，就连今年的产量都可能比年初的计划有成倍的增长。 ”中联煤一位管理层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正在修

正今年初的生产计划。

出身中煤集团旗下上海能源（600508）高管的纪四平，无疑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经验。 “纪总上任后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拓宽中联煤的融资渠道，保障公司未来大踏步发展。 ”相比“财大气粗”的中石油，这对

中联煤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而中联煤也试图建立自己的煤层气管网，从而摆脱中石油的管网垄断。据悉，中联煤已经开始规划“沁气南送”煤层气管道工程，起点为从山西沁水盆地，途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长约1000公里，设计供气量为40亿立

方米。

中石化同样计划到2015年年末，建成包括煤层气和页岩气在内的年产25亿立方米的非常规天然气产能。目前，中石化拥有煤层气地质资源量11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3.75亿立方米。 公司已建立专门机构，加大煤层气勘探开

发力度，并与淮南矿业集团签署了煤层气开发协议。 中石化拥有的煤层气区块数量仅次于中石油和中联煤。

地方企业助力

煤层气开发并非一场“巨人游戏”，多年来地方煤炭企业不断挑战央企利益，试图分羹。前不久晋煤集团首次获得成庄和寺河（东区）区块煤层气采矿权，成为国内首个煤企获得采气权案例，似乎为煤企打通了症结，有望助力

煤层气“十二五”规划目标实现。

“晋煤之后，还有西山、阳煤等许多煤企等着呢。 ”吴德亮说，“不过，最迫切的还是晋煤，因为它的产气量较大，商业化也很成功。 采气和采煤的效益是1：9，其他企业从煤层气上还赚不到多少钱。 ”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正是因为采气和采煤效益差别大，煤企觊觎气权的根源还是希望加快煤炭开采，因为根据国家政策，必须“先采气、后采煤”。

“给煤企颁发煤层气采矿许可证，必须条件具备、自己做得也很好。 ”车长波说。

2009年，晋煤集团共抽采煤层气11.69亿立方米，利用量7.05亿立方米，煤层气利用率达60.3%，比全国煤层气平均利用率高出了近28个百分点，晋煤集团120MW煤层气发电厂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煤层气利用CDM项目。

同时，2007年成立的河南煤层气公司异军突起，2009年抽采6000万立方米，利用煤层气4000万立方米，拥有煤层气发电站4座。河南煤层气公司不但负责对全省煤层气资源统一登记探矿权，还成为河南煤炭资源整合的平台，

整合重组地方煤矿20余座。

河南煤层气公司董事长姜光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鉴于河南省内煤层气资源有限，公司还计划与山西煤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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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光伏特许权招标接近

尾声，尽管招标结果尚未出炉，但悬念

似乎不大———央企不惜血本夺得领地，

民企有心无力黯然出局。 然而，故事并

未结束。业界担忧，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至少０.２元／千瓦时的电价之下， 未来

建成的电站质量、发电量将很难保证。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此询问政府有关

部门， 光伏电站的相关监管目前仍处于

真空状态。 这意味着，这一场声势浩大的

招标， 并不能确保未来光伏电站的健康

稳定运营，如果几大电力央企以低价实现

集中中标，可能会潜藏包括光伏元器件供

货质量、运营质量、行业竞争格局失衡等

系列隐忧。

本报记者 邢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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